读《鉴湖女侠成仁一周年纪念祭文》
甘兰经  吴  琴
维戊申六月六日，同人谨以清酌玄醴，致奠于鉴湖女侠之灵曰：乌乎！日月易迈，运会无常，痛念逝者，能不摧伤？溯君畴曩，一何英发，名马宝刀，高吟独酌；飒爽风流，岂唯巾帼！自谓一时，可推豪杰。奈何归去，遽罹网罗。秋风秋雨，愁绪云多。一朝殒首，正气同歌。去年今日，流涕如何。长夏倏至，芰荷复开。西湖大好，打桨偕来。顾唯侠女，竟安在哉！但见新土，屹然一抔。西泠桥畔，玉骨长埋。只此而已，过者能哀。乌乎唏已，思君节烈，壮志弥道。筑亭表墓，辉映湖流。非云好事，庶几悲秋。

上文是陈去病为秋瑾牺牲一周年所撰的祭文。秋瑾，我国民主革命著名的女革命家，初名闺瑾，小字玉姑，号旦吾，东渡日本后别号竞雄，自称鉴湖女侠。

据有关史料考证，这篇祭文当写于一九○八年农历六月六日前。《辛亥革命回忆录》第四辑徐双韵先生《记秋瑾》一文中说：“一九○八年农历年初葬秋以后，家姐（徐自华、秋瑾挚友）邀集同志陈去病、褚辅成、姚勇忱、杨侠卿等数十人，在西湖凤林寺秘密追悼，……”另有陈去病《鉴湖女侠秋瑾传》中谈到“自徐君（徐锡麟）殉皖之耗闻，余即歌诗吊之。及君耗迭至，余又欲为追悼，以他人所阻而止。明春戊申适越（绍兴）过杭州，会徐夫人（即徐自华）方为君营墓湖上，余因建议组织秋社，一时与会诸子咸赞同焉。”原来，一九○七年农历六月，革命党人徐锡麟、秋瑾先后被难。一时间“碧血奔流酬祖国，怒潮澎湃卷钱塘。”革命党人悲歌慷慨，唏嘘凭吊。其时陈去病居上海，担任《国粹学报》撰述，闻耗，便计议在上海发起追悼，未成。又组织神交社，成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前奏。1908年正月，秋瑾生前挚友徐自华、吴芝瑛（清末桐城派学者吴汝纶侄女）营墓于西湖西泠桥堍，使秋墓得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、于谦相映成辉，其时徐自华撰写了墓表，并石印成册，分送友人，吴芝瑛手书“呜乎鉴湖女侠秋瑾之墓”石碑，实践了秋瑾生前“埋骨西泠之约”，陈去病亦参与其事，有《正月二十四日会葬鉴湖女侠于西泠桥畔》诗（见《浩歌堂诗钞》）。诗云：“岳坟于墓久荒凉，苍水冤沉孰表章。不信朝中元气尽，只令女儿挽颓纲。”其后，徐自华又邀集陈去病等数十人在西湖凤林寺秘密追悼，其时当是秋瑾殉难一周年纪念日即1908年农历六月六日，陈去病所撰祭文便是为这一次追悼所作。

这篇祭文文字简洁，气势跌宕，思绪哀婉，真乃大手笔不朽之作。“溯君畴曩，一何英发。名马宝刀，高吟独酌。飒爽风流，岂唯巾帼！自谓一时，可推豪杰。”短短32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秋瑾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，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者，杰出的革命诗人风流倜傥的一生。她冲破了重重的封建藩篱，勇敢地倡导民族民主革命，实践了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宿愿，自然不是封建时代的巾帼可比，而是风云际会的一代豪杰。

祭文反复表达了革命党人的哀思：“长夏倏至，芰荷复开，西湖大好，打桨偕来，顾唯侠女，竟安在哉，但见新土，屹然一抔，西泠桥畔，玉骨长埋。”这段文字一唱三叹，哀婉动人，长使读者闻名潸然泪下，真所谓“以乐景写哀景，哀景更哀。”祭文中“长夏倏至，芰荷复开，西湖大好，打桨偕来”的乐景衬托着“顾唯侠女，竟安在哉，但见新土，屹然一抔”，直令人心痛神驰，不能自已。

农历六月六日追悼秋瑾后，陈去病与同志密议组织秋社，推举徐自华为社长，决定每年农历六月六日为秋瑾成仁纪念日，陈去病并作《秋社启》。满清当局发现革命党人聚集西湖十分紧张，逻骑四出，陈去病不得已避往汕头，任《中华新报》编辑。这年冬，满清当局复对西湖秋墓恐惧异常。御史常徽请平毁秋墓，徐自华发电告急，陈去病仓促北返，此时秋柩被迫迁返绍兴。直到辛亥革命以后，秋瑾遗骨才于1913年7月重回杭州，在原墓西边相距几十米处建立新墓。在原墓址上则改建了取名“风雨亭”的纪念亭，与新墓东西并立。

这篇祭文，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秋瑾殉难后革命党人的活动。

